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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过一部著名的电影《平原游击队》，整部电影只围绕一个主
题——粮食。从影片中可以看出粮食在一场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保
证前线的军粮供应，全国军民想出了很多解决办法。在无比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志愿军战
士用坚定的信念和毅力挺过难熬的饥饿，后勤部队发挥聪明才智，穿越漫长补给线，将粮食
送到志愿军战士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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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财政部设有粮食
处。1950年10月，粮食管理总局正式成立。
1952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成立。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当时的粮食战
线面临着两项重大任务：一是保证前线的
军粮供应。二是稳定国内粮食市场。
全国上下把保证前线军粮供应作为中心
任务。

志愿军的粮油供应完全由国内组织
供应，马料（主要是豆粕）、高粱和食用油
由东北大区粮食总局负责组织供应，大
米和面粉由中央在关内统一安排调拨，
主要从华东、中南两大区组织专项加工
调拨。

但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在军粮的运
输和加工方面都面临很大困难。

据资料显示，东北人民为志愿军贡献了
大量粮食，尤其是辽宁人民贡献突出，共献
出粮食356.56万吨。

为了改善志愿军细粮供应，国家还采取
了用东北粗粮换回关内细粮再护送到前线

的方法。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结束后，
我军专门成立了驻东北运粮办事处，授权东
北粮食总局负责领导。

1952年，中央粮食部曾先后召开第一
次和第二次全国粮食工作会议，明确了粮食
工作的方针任务，保证军需民食，稳定市场
粮价。

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卢骅是研究
辽宁抗美援朝运动史的专家，他说，在抗
美援朝战争期间，辽宁各地大力开展了爱
国增产竞赛运动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使粮
食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逐年增加，农民丰
收后不忘记国家，踊跃地交纳公粮，用自
己实际行动支援了志愿军，展现了极高的
爱国热情。

卢骅向记者详细解释，当时的辽东、
辽西两个省连年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粮
食征购计划。在交纳爱国公粮中，农民一
致将家中的好粮、一等粮交出来，争先恐
后地挑大穗交，争取提前完成交纳公粮的
任务。

1951年，据29个市县的统计，农民向国
家交售余粮40万吨，超过原计划的6.9%。

在交纳爱国公粮的过程中，涌现出一
批先进模范人物，辽东省的李永和就是其
中之一。

李永和是一名志愿军指战员，秋收后，
他给父亲写信，动员父亲把余粮卖给国
家。当时，李永和的父亲原本打算把余粮
卖给一个倒卖粮食的亲戚，收到儿子从部
队寄来的书信后，老人毫不犹豫地把1000
公斤粮食卖给了当地的合作社，后来又追
加了500公斤。

这段故事被创作为山东快书《再加
一千斤》，当时广为流传。辽宁各地都掀
起了积极交售公粮的热潮。

同时，辽宁各地还响应国家号召，
在农村，为了增产，农民搞农业生产，发
展深耕细作，一些人还积极发展家庭副
业，通过养猪、养鸡、采蘑菇等方式，增产
与捐赠同时进行，极大地支援了志愿军
粮食供应。

全民总动员向前线供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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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设计 隋文锋

粮食一直是战争最重要的后勤保
障。筹粮队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受访
的志愿军老战士有的已经无法站立，有
的说话很吃力，但每每提到在前线筹粮
的经历，他们的眼睛里都放出异样的光
芒。那段经历对于他们来说刻骨铭
心。正如一位志愿军老战士所说，筹到
的每一粒粮食，都无比珍贵，它们汇聚
在一起，凝结成一种力量，引领志愿军
战士义无反顾地奔向胜利。

（图为记者采访志愿军物资调拨
员马世勋）

机构名称
粮食管理总局

成立时间

1950年10月

机构名称
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

成立时间

1952年9月

粮
食
供
应

交纳公粮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前线粮食紧缺，
许多部队成立了筹粮队。抗美援朝老战
士宁殿云当年曾担任过50军105师49团
筹粮队的队长。

“我当时是团部宣传员，因为粮食紧缺，
部队成立筹粮工作队，任命我做队长。”宁殿
云说，每支筹粮队由二十几个战士组成。“我
们主要负责去当地老百姓那儿筹粮。”当时
部队有严格规定，不能动老百姓其他东西。

“志愿军党委发布了《借粮规定办
法》，要求我们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借
粮。”宁殿云告诉记者，当时还统一划分了
借粮区域，这也是为了避免因地区贫富和
远近不同，部队筹借粮食数量不一而产生
混乱，加重群众负担。

宁殿云的主要任务就是每天和一两
个战士去百姓家借粮，“朝鲜粮食产量本
来就不高，加上当时战争破坏，筹粮工作

困难重重。”
筹粮队筹到粮食后，要把盖有公章的

借据付给借粮百姓，以此向政府抵交公
粮。“刚开始一些当地老百姓不理解，借粮
面临很大困难。后来就好很多了，很多百
姓甚至主动把粮食借给我们。”宁殿云说。

这种就地筹粮的做法在抗美援朝战争
初期起到了巨大作用。前三次战役期间，
就地筹借的粮食占部队总消耗量的七成以

上。整个运动战期间，我军共就地借粮
12172.5万公斤，其中，38军从1950年10月
入朝至1951年2月的4个月中，借粮占供应
量的80%。1951年朝鲜发生特大洪水，交
通中断，粮食再度告急，经志愿军后方勤务
司令部统一向朝鲜政府筹借粮食5800多万
公斤，基本保证了供应。志愿军两次向朝
鲜政府和人民筹借粮食18004万公斤，到
1953年5月，已分期分批还清。

为解决粮食问题立大功的“筹粮队”

“第五次战役之前，前线极度缺粮。
不仅有敌机轰炸，而且仓促入朝各级后勤
之间联系还不是很畅通，给养跟不上快速
前进的部队。”马世勋说，很多战士只能挖
野菜吃，有的部队自己组成筹粮队向当地
的朝鲜人筹粮，“但当时的朝鲜已经是满
目疮痍，百姓也没有多少粮食。”

由于缺少粮食，志愿军非战斗减员十
分严重，部队战斗力也受到极大影响。“很
多战士患上了夜盲症。当时有的部队缺粮
三四天，战士们只能挖土豆充饥。”马世勋
告诉记者，“当时的粮食大多给伤病员吃，
有时候连伤员也没粮食。我记得有支部队断

粮三天，一个负责运送伤员的担架兵用自己
的衣服跟当地百姓换来点大米，给伤员吃。”

到第二次战役时，平均每天每人主副
食不到1公斤。到第三次战役，因为战线
太长，我军整个供应线形成前面空虚、中
间脱节的状态。“到三七线附近时，运输线
已经长达500公里。”马世勋告诉记者。

即使这样，志愿军战士依然保持旺
盛的战斗意志，“当时流行一句话‘小米
加步枪，粮食在前方’，很多志愿军战士
想方设法自己解决粮食困难。”马世勋对
记者说。

虽然后期有炒面帮助志愿军解决了

吃的问题，但营养单一，吃炒面也不是长
久之计，“炒面水分少，总吃会上火。当时
很多战士就得了口角炎，而且炒面吃多了
会腹胀。”马世勋说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志
愿军想出许多办法。

除了加强防空，成立筹粮队，志愿军
还印发了“野菜图谱”，号召大家一起挖野
菜，就地种植蔬菜，自己加工副食。1951
年5月，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成立，给
养物资供应体制和方法都发生重大改变，

“跟进式和开设供应站的保障方法被摒弃
了，改为分区供应和建制供应，建设兵站
运输网，给部队发补给也是按照部队实

力、标准、作战要求、地理条件、部队现有
库存等发放。”

随着补给制度的改善，给养供应也逐
渐好转。到 1952 年，粮食等物资不仅可
以及时按标准供应，而且还有结余可以储
备。马世勋说：“那时候前线坑道里经常
存着五六个月的粮食。有时候还能有余
粮发给当地老百姓。为了让战士吃上鸡
蛋，后方还将鸡蛋加工成粉，装在罐头盒
运到前线，战士们用水一冲就可以吃了。”

到1952年，全军粮食储备已达8个月
以上；到1953年2月底，全军共储备粮食
24.8万吨。

用衣服给伤员换大米

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举国之力筹集
来的粮食却很难运送到前线。

志愿军老战士马世勋曾是志愿军后
勤一分部四大站十一分站的一名物资调
拨员，当年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兵站调拨
物资。他告诉记者，战争年代国内的粮食
运输到前线，一般先由国家粮食部门负责
运送到集结地点，装上火车，待时过轨（过
鸭绿江桥）。“当时有几十个物资集散地用
来存放后方运来的粮食。这些粮食大多

数是大米、白面、高粱米等，但是这些物资
集散地经常会遭到敌机轰炸。”

1951年4月，马世勋所在的物资集散
地——朝鲜三登遭敌军轰炸，损失了287
万斤炒米炒面、33 万斤豆油、19 万双军
鞋。“白天我们几乎不能动，晚上才能出来
搬运粮食。”马世勋说。在战争初期，我军
没有制空权，大量粮食损失在路上。在运
动战期间，我军运送过鸭绿江的粮食有19
万吨，完成前运计划的110.9%，但大多数

没有运送到前线战士手中。马世勋说，最
紧张的时候，粮食和弹药的补给量只达到
需求量的25%。

“一方面敌机狂轰滥炸，一方面我们
运输车辆太少，导致粮食前运面临困难。”
马世勋说，当时敌人一个军有近 7000 台
汽车，而我们一个军只有 100 多辆汽车。
因为种种原因，也很难缴获敌人的供给，

“敌人的物资不是汽车运就是空投，我们
很难从他们那获得物资补给。”

艰苦卓绝的运粮大作战

抗美援朝时期，辽宁通过大力开展爱国增产竞赛运
动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使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逐年
增加。

超额完成

辽东、辽西两省连年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粮食
征购计划。1951年，据29个县市统计，农民向国家
交售余粮近40万吨，超过原计划6.9%。

1951年

辽东省粮食总产量比1949年提高16.6%。

1950年

辽东、辽西两省农业总产值13.23亿元，粮食总产
量513.5万吨，全面超过1943年的历史最高水平。

1952年

辽东、辽西两省粮食总产量达544万吨，比
1951年增长14.99%。


